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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 年夏，邱大洪从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系毕业，时年 21 岁。鉴于他的学习

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系主任找他

谈话，让他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填写毕业

分配表时，邱大洪郑重地写下毕业去

向———东北。

后来，邱大洪被分配到大连工学院

（现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这一结

果如他所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

业建设的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大学期间，邱大洪参加过两次测量

实习。1949 年，他前往沈阳参加马三家

子驼峰调车场测量；1950 年，他参加郑

州铁路局的测量。两次实习中，邱大洪目

睹国家万象更新、百废待举的景象，投身

到蓬勃的经济建设中的想法，在他心中

萌芽。

为振兴中华而发奋成才的火种，早

已在邱大洪心中埋下。淞沪会战后，邱大

洪跟着家人逃难到家乡湖州南浔，一路

目睹百姓颠沛流离，他萌发了“科学救

国”的信念，下定决心，学好各门功课。

1949 年 9 月 30 日，清华大学土木
工程系第三团支部通过决定，准予邱大

洪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入团第二天，邱
大洪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庄严时
刻，深深刻印在他脑海之中。为祖国发展
繁荣而努力奋斗，成为他的毕生理想。

“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自己建设
的近代港口，也不会建设港口。大连港

是由俄国人和日本人建的；天津港是日
本人建的；上海港是英、法等国联合建

的……当时的港口设施差、机械化程度
低，装卸作业主要靠人抬肩扛。

在急缺港口建设人才的背景下，时

任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高瞻远瞩，主

持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港口工程专业。

“当时，土木工程系先后聘请了三名苏联

专家，著名工程力学家钱令希也从浙江

大学调来任教，我国第一个港口工程专

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大连理工大学

建设工程学院院长李钢说。

苏联专家拉莱为研究生班上波浪理

论课，系里委派助教邱大洪担任翻译。从

未学习和接触过波浪理论的邱大洪，通

过给苏联专家当翻译，一边学、一边翻

译，系统学习了波浪理论。与此同时，邱

大洪还担任港口工程、工程制图、测量

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助教。

很快，邱大洪从台下的助教，成长为

走向讲台的教师。在当助教过程中，刻苦

钻研的邱大洪很快就掌握了专业本领和

讲课方法。1955 年，他接过钱令希的课，

与同事侯穆堂一起主讲港口工程课程相

对枯燥的港口工程课程，邱大洪教起来

生动又有趣。每次上课，邱大洪总带着一

叠厚厚的卡片，上面记载着他搜集的码

头结构资料、公式、专业术语、实际范例

等内容。“结合工程实际，卡片的授课方

式效果很好，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学

生赵迺义说。

经过教学实践，邱大洪的业务水平

有了很大提高。1956 年，他与侯穆堂合

作编著出版了我国高校港口工程专业第

一部教材———《港及港工建筑物》，在学

术界和工程界引起强烈反响。

“开创我国建港史上的先例”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大庆油田处

于从开发到成熟的阶段，原油产量逐渐

增加。当时大庆原油出口通道，只有大连

港寺儿沟老港区，源源不断的原油使得

这座老港不堪重负，难以完成国家下达

的原油出口计划。

新建一座原油输出能力较大的新港

迫在眉睫。1973 年，大连工学院承接了

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原油输出港———大连

新港设计任务。新港建设的设计任务落

到邱大洪身上。当时，由钱令希牵头组成

的设计组，包括邱大洪、邢至庄、洪承礼

等中青年教师在内。作为主要技术负责

人之一，邱大洪负责主持离岸式码头的

选型、总体和结构设计，并任施工现场的

设计代表。

时间紧、任务重，设计人员边设计、

边施工，与施工人员吃住在工地，一连几

个月不能回家。当时的鲇鱼湾是个小渔

村，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有马车可以出

入，食品、物品奇缺，条件艰苦。

除了环境艰苦，新港建设还面临一

系列技术难题。从岸上到停泊 10 万吨巨

轮的深水码头处，距离较远，需要修建一

座海上栈桥。

为此，钱令希提出建设百米跨度空

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的方案。栈桥的桥

墩，采用与码头主体结构一样的大直径

圆形钢筋混凝土沉箱，其上设置巨型混

凝土块体，用以安置钢桥的支座。钢筋混

凝土沉箱设置在抛石基床上，抛石基床

搁置在海底开挖到岩面的基槽内。

“这个方案施工快、材料省、受力合

理、使用方便、美观大方。”邱大洪生前回

忆道，但这样大跨度的海上桥梁的基础，

不用一般桥梁工程采用的打桩或做沉井

为基础的做法，在国内尚无成功先例。

终于，经过科学分析和充分论证，邱

大洪出色完成了设计并付诸实践。在栈

桥和码头的基础上，矗立起了 25 个高大

的圆形沉箱，每个沉箱高 19.7 米、直径 9
米，自重 780 吨。它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桥

墩，被安放在栈桥下面，承托起栈桥的重

量，另一部分被安放在码头的输油平台、

靠船墩、输油管线联桥等结构下方，承托

着平台及其上部设备的重量以及油轮靠

泊时的撞击力。

1976 年，大连新港建成投产。这座新

港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

工并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建成的，是当时

我国规模最大、水域最深、技术比较先进

的油港。

“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最好的设备”

波浪实验中，实验室需要模拟海面

上不规则的波浪，就要购买不规则造波

机。建设初期，大连工学院海洋动力实验

室缺少经费和设备，只能想办法用规则

波造波机产生不规则波浪。

当时邱大洪提出，造波机在不同

频率时，打出来的波周期也不同。“规

则波造波机在运行时不能调频，我们

能不能在运行时控制它的频率，让推

波板随机产生快慢移动，造出波高和

波 周 期 都 能 随 机 变 化 的 不 规 则 波

浪？”

“经过几次试验，这一方法奏效了，

他们把这个造波机称为调频式不规则造

波机，填补了当时国内不规则波实验研
究的空白。”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李木国回
忆道。

科研发展离不开设备研发。1986 年，

邱大洪在大连工学院海洋动力实验室的

基础上，主持建设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他明确了实验室的发展目

标：“第一，整个实验室要有世界上最好

的设备；第二，走自己的路，自行开发。一

句话，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最好的

设备。”

1990 年，实验室通过验收后正式对

外开放，成为我国第一个承担海岸和近

海工程领域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工程技

术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浪潮滚滚，涛声阵阵。邱大洪将毕

生心血奉献给我国港口、海岸和近海工

程领域的教育、科研及工程建设事业，

他的耕耘与奋斗铸就了中国海岸与近

海工程的辉煌。着眼中国海洋工程事业

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和工程实践，将

如璀璨星辰，照亮后来者砥砺奋进、勇

攀高峰。

郭翔 张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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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煤矿井下的普通工人，到集长治市特

级劳动模范、山西省煤炭系统劳动模范、煤炭

行业技能大师、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

工匠等荣誉于一身的技术尖兵；从对煤矿工

业一无所知的中专生，到执掌创新工作室、手

握多项国家专利的中级工程师———山西石泉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综采队安全副队长侯宇

峰，用 13 年的坚守与深耕，在漆黑的煤海中

点亮创新之光，走出了一条新时代新型煤炭

产业工人的圆梦之路。

从零起步：以“倔劲”啃下“硬骨头”

2012 年，28 岁的侯宇峰怀揣着对未来的

憧憬，成为长治市襄垣县山西石泉煤矿综采

队的一员。初入矿区，现实便给了他一记重

击：身边同事多是高素质技术人才，而仅有中

专学历的他，对煤矿机电设备、开采技术几乎

一窍不通，巨大的能力差距让他倍感压力。但

侯宇峰没有退缩，反而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

子：“要把‘煤海’当成创新阵地，用技能破局、

用智慧创效、用钻研攻关。”

侯宇峰深知，一线是最好的“练兵场”，也

是能力提升最快的“磨刀石”。从此，“井上学

理论、井下练操作”成了他的日常。别人下班

休息时，他抱着专业书籍啃到深夜；井下遇到

技术难题，他追着老师傅请教，哪怕放弃吃饭

时间也要问出个“所以然”。为了记录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他的口袋里常年装着一个小本

子，设备参数、故障现象、解决方案密密麻麻

记满了好几本，他一有空就掏出来翻看、琢

磨，常常沉浸其中忘了时间。

“没有躺平的青春，只有奔跑的岁月。”侯

宇峰始终相信，技能提升没有捷径，唯有“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

术。2018 年，为了弥补理论基础的短板，他下

定决心提升学历。那段时间，他把所有能利用

的时间都挤了出来：班前会间隙背公式，午休

时看专业课件，下班后在家刷题到凌晨。“买

了一摞专业书，连走路都在琢磨知识点，就怕

自己跟不上进度。”回忆起当时的拼搏，侯宇峰

依然感慨。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倔劲”，他最终

顺利拿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公司机电领域的技术

骨干，为后续的创新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创新破局：在“痛点”处挖出“金点子”

“学好技术、加强实践、用于工作”，这是

侯宇峰始终秉持的初心。在他看来，一线生产

中的“痛点”“难点”，正是创新的起点。2022
年，30107 综采工作面新投入使用一台胶带运

输机，却因安设巷道坡度达 25毅、H 架结构设

计不合理，出现了严重的设备故障：运输过程

中 H 架频繁向机尾方向倾倒，导致槽型托辊、

三连铰接辊批量损坏，不仅严重影响安全生

产进度，公司还得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维

修。看着眼前的困境，侯宇峰急在心里，暗下

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他一头扎进资料堆，查
阅了数十篇相关技术文献，对比了国内外同
类设备的设计方案；又多次下井实地观察，记
录 H 架倾倒时的角度、受力情况，画出几十张
草图反复修改。为了验证方案可行性，他带着
工具在井下反复试验，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

时，汗水浸湿了工装也浑然不觉。经过近一个

月的攻关，侯宇峰终于设计出“胶带运输机 H
架防倒装置”———通过优化 H 架支撑结构、增

加防滑组件，彻底解决了倾倒问题。经测算，
该装置每月能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150 多万

元，还被设备生产厂家采纳，应用于新型胶带

运输机的批量生产，让“石泉经验”走上了更

广阔的舞台。

这样的创新故事，在侯宇峰的职业生涯

中还有很多。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

敏感度，把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都当成
“课题”，几乎每天都要把问题带回家研究，反
复琢磨最佳解决方案。截至目前，他先后组织
开展矿井智能化技术攻关 10 余项，推出 20
多项创新成果并广泛推广应用。其中，“一种

煤矿井下高、低压防爆开关五防电子锁保护
装置”“一种煤矿窄煤柱回采巷道柔性降尘喷
雾系统”等 4 项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用于锚杆机钻杆的拆卸专用工具”获国
家发明专利，部分成果在省、市、中电联、华电

集团的“五小”竞赛中斩获佳绩，用创新为煤

矿安全生产注入了强劲动力。

薪火相传：以“匠心”育出“满园春”

“煤矿智能化是大势所趋，光靠一个人不

行，得有一支懂技术、会创新的队伍才行。”随

着经验的积累，侯宇峰逐渐意识到，技能人才

是支撑矿井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只有把大

家拧成“一股绳”、铸成“一根链”，才能释放更

大的创新能量。2016 年，在公司的支持下，“侯

宇峰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成为培育技

能人才、开展技术攻关的重要平台。

“工作室虽以我的名字命名，但它是大

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加油站’。”侯宇峰

始终强调团队的力量。工作室成立以来，他围

绕煤矿井下生产中的机电技术重点、难点，定

期组织技术交流、技能培训、实操训练和专题

讲座，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

享给同事。遇到复杂难题，他会带领团队成员

一起下井排查、共同研讨，在实践中手把手教
方法、传技巧。为了提升团队的竞争力，他还带

队参加各类职工技能竞赛、科技创新大赛，鼓
励大家在比拼中找差距、补短板，团队多次在
比赛中摘金夺银，成为行业内的“明星队伍”。

如今，“侯宇峰劳模创新工作室”已成为培
育技能人才的“摇篮”：成立至今，先后培养出中

央企业技术能手 2 名、华电集团技术能手 2 名、
劳动模范 1名，3 名一线职工通过学习成长走上

管理岗位，真正实现了技能人才“花开满园”。工

作室也先后被评为华电集团职工创新工作室、
山西省职工创新工作室、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

作室，成为煤矿行业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的典
范。“接下来，我们还要利用好联盟里‘大国工

匠’‘技能大师’的资源，加强合作、互相借鉴，让
更多人爱上技术、投身创新。”谈及未来，侯宇

峰充满期待。

在黄渤海之畔，邱大洪将一生都献

给蔚蓝色的海洋。从主持设计我国第一

座现代化渔港，到攻克我国第一座现代

化原油输出港的技术难题；从参与创建

我国第一个海港工程专业，到开拓浅水

非线性波浪理论研究……他始终奋战在

祖国海洋事业的第一线，用毕生心血为

我国海洋事业筑起一座座坚实堡垒。

邱大洪：踏波逐浪 志寄沧海

■ 科学导报记者 王俊丽

侯宇峰：煤海淬炼“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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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格子蜂箱，张玉波取出蜂蜜，仔细观察，

“色泽不错！”说话间，他伸出手指，抹下一点蜂

蜜，塞进嘴里品尝起来。

大山绵延，绿色铺展，嫩竹长了一丛又一丛，

青草和秋菊妆点山间。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张玉波是人们口中的“蜜蜂博士”，身上带了些传

奇色彩。

要说为何传奇，张玉波做了许多人没想到的

事情。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毕业，曾经到美国杜克

大学研究生态学，回国后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作多年，2019 年初，在接到一通电话几经思虑

后，张玉波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辞去工作，到平

武的大山里养蜜蜂。

打电话的是何人？原来，是平武县木皮藏族

乡金丰村党支部书记唐正华。当时，唐正华在电

话中向张玉波求助：“蜜蜂死了八成多，小张，快

帮忙想想办法！”

2005 年读硕士期间，张玉波曾在金丰村调研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情况，与村民多年来一直保持

联络。听到消息，张玉波连忙给唐正华寄去资料，

却没能解决问题。“唐书记说看不懂，没办法”。正

是抓耳挠腮之际，母校导师的一句话点醒了张玉

波：“北京不缺你一个博士，山里不一样。”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说干就干，张

玉波在金丰村开启了养蜜蜂的日子，成立了猫熊

谷家庭农场。虽然掌握一定理论基础，但由于缺乏

实践经验，养蜂之初，张玉波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刚开始，张玉波常被蜂蜇。有一次，他打开了

一个蜂箱，不到 1 分钟的时间里，左胳膊就被蜇了三四十下。

“当时没在意，到了第 3 天，蜂毒发作，我就进入了半休克状

态。”张玉波回忆，村民发现后，连忙将他送到医院抢救。看着

他肿胀的胳膊和严重的病情，医生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匆

忙赶来的父母心急如焚。

大病初愈，父母心疼，劝张玉波放弃养蜂，他却不为所动。

“人不能被挫折打倒。”张玉波说。出院后，他投入到了更细致

的蜜蜂习性研究中。

仔细观察，终有所获。张玉波发现，每逢阴天时，蜜蜂们常

会比较暴躁，更容易攻击人。自那以后，一有时间，张玉波就像

做研究一样，记录蜜蜂的状态和行动规律，观察它们对不同环

境的反应，“慢慢地，我对蜜蜂的生活习性愈发清楚。”

当地人养蜂存活率低，多年来困扰着蜂农。张玉波在观察

中发现，传统的横式木制蜂箱在取蜜时会伤害大量蜜蜂幼虫，

破坏蜜蜂的生存环境。这一痼疾如何解决？

张玉波从明代典籍《致富奇书》中找到灵感，设计了竖式

格子蜂箱。“竖式分层设计，取蜜时仅采收上层蜂蜜，不会伤及

下层幼虫。”张玉波说。

格子蜂箱首次开箱取蜜的那天，乡亲们围拢在一起，看个

稀奇。当开出了两个格子，取出 12 公斤的纯净成熟蜂蜜后，村

民们大为震惊。“产量是传统‘棒棒巢蜂箱’的两倍！”唐正华回

忆，村民们立即决心学习这项技术。

村民们愿意学，张玉波舍得教。那段时间，他走进农户，在

田间地头办起“坝坝课堂”，一次次演示如何组装竖式格子蜂

箱。有村民不会改装蜂箱，张玉波便自费购买了 500 套蜂箱免

费发放。“有了新蜂箱，每次取蜜就像开宝藏。”村民李述斌逐

渐把自家的蜂箱增加到了 80 多箱，收入节节上涨。

从养蜂“门外汉”变身“行家里手”，张玉波的养蜂理念不

断深入。“养蜂不仅是个产业，蜜蜂还可以传花授粉，充当大自

然的调和剂，让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越来越好。”在张玉波

眼里，养蜂也是保护生态。

“他用格子蜂箱解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命题———当

科技创新扎根泥土，最古老的丛林也能酿出甜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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